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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 ， 从老家承德南营子
小山村到 200 多 公 里 外 的 坝
上老成家 ，中午 12 点出发 ，沿
着 当 年 清 朝 皇 帝 上 坝 打 猎 的
路， 走走停停， 晚上 6 点多才
到 。 一路上 ，古道朔风，远山斜
阳，高林秀水，碧空白云，沉雄放
旷，意态飞扬。 武烈河、龙凤洞、
皇姑屯、庙宫湖、锥子山、刀把子
梁，一个个悠远绵长的历史故事
涌进脑海，一幅幅清新冷峻的画
面跃入眼帘，拼接、混合、变幻 、
积淀 ， 渐渐融成了一条完整连
贯、气韵生动的意象河流。

第二天早晨 8 点多 ， 驾车
沿着大山沟往高处爬 ， 去坝上
看雪。冰雪路开车异常艰险，好
几次抛锚后 ， 重新启动十分困
难。半路上，远远地看到一沟白
桦林 ，风雪之中，衬以斑斑驳驳
的猩红皂栎，显得婀娜多姿 ，娇
美动人。 一路上 ，寒风呼啸 ，大
雪没膝，举步维艰。 坝上吹来的
风怒吼着 ， 真如刀子一样一片
片飞来割在脸上 ，疼痛难忍 ；周
身像千针齐刺一样 ，了无章法 ，
无处躲藏 ； 手伸出来像猫咬一
样，疼到心尖 。 无遮无拦 ，无依
无靠，无计可施 ，我索性在雪野
中肆无忌惮地狂吼起来 ， 一是
释放难忍的疼痛 ， 似乎我每喊
一声，寒冷就减弱了一点 ，风神
也退缩了几步。 扑棱棱，惊飞几
只漂亮的山鸡。

这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
一切关于白桦和白雪的想象 ，
都展现在我的眼前 。 我仿佛进
入了一条仙人谷 ， 每一棵桦树
都像身着白衣的仙女 ， 素洁高
雅，隽秀飘逸 ，超凡脱俗 。 它们
立于朔风白雪之中 ，笑迎严寒 ，
远避众生 ， 以自己的娇媚消解
寒冷 ， 以自己的美丽与白雪辉
映 。它们没有在严寒中退缩，也

不进行针锋相对 、 硬碰硬的斗
争 ， 而是以世界上更强的一种
力量 (叫软力量吧) 战胜了坚
硬的寒冷 ， 让寒冷成了衬托她
们美丽的底色和背景 。 我走到
白桦深处 ， 用围巾掸出一片空
地 ，静静地躺在一块大石头上 ，
望着伸向天空的枝丫和上边的
白云……

离开了白桦沟 ，继续北行 ，
风物又变 。 车子顶着凛冽的寒
风 ，又跃上了几百米 ，就爬上了
海拔 1000 多米的坝上 。 一时
间 ，境界顿开 ，茫茫雪域 ，逐眼
而来，一推天边。 坝上的风贴着
地面吹 ， 在雪野上卷起阵阵白
浪 ， 又如遍地丛生飘动着的鸟
兽白毛。 人们把这种风叫“白毛
风”。俗语说“坝上白毛风，从秋
吹到冬 ，鸟兽无处藏 ，人来冻成
冰”。 旷野上成片的白桦林很少
看到 ，它们或者一棵迎风独立 ，
或者三两成伴攒聚簇拥 ， 或者
五六成群相偎相依 ， 一棵棵孤
高挺拔 ，线条优美 ，枝条舒张 ，
形态各异 ，像一幅幅写意画 ，比
之 于 刚 才 看 到 的 那 一 沟 白 桦
林，另有一番风神气韵。

我在车上看到一条河沟的
对岸是一片无边的雪野 ， 平展
洁白得像偌大的宣纸 ， 霜素凝
鲜 ，一尘不染 ，几株矮树攒三聚
五地傲立雪中 ，逸笔草草 ，气韵
生发。 我不顾老成劝阻，顶着白
毛风奔了过去。 寒风割面，几欲
吹倒 ， 无法前行 ， 只好转过身
来，倒行向前。 好在有了刚刚闯
白桦沟的经验 ，心里有了底 ，勇
气也多了起来 ，脚步也拿得稳 。
沟底是一条窄窄的河 ， 河床已
被积雪填满了 ， 沿着河床上下
走了一段，无处跨越。 只好择一
狭窄处 ，涉雪而过 。 不知深浅 ，
一脚下去 ，哗啦一声 ，半身跌入

雪窝中。 好在雪窝不是太深，我
索性不动了 ， 正好一边静静地
体 验 一 下 跌 入 雪 窝 的 殊 异 感
觉 ， 一边慢慢合计着怎样爬出
来 。 稍一动弹 ，突然 “咔嚓 ”一
声 ，身体又陷下去一大截 ，双腿
跌入没膝的冰水中 ， 原来雪下
面是一条暗河 ！ 我双腿拖着雪
水 ，抓着岸边的灌木和茅草 ，挣
扎着站起来 ，爬出雪窝子 ，鞋子
和裤子马上就冻成冰块了 。 回
头看看刚刚出来的那个地方 ，
突然发现雪地上有斑斑血迹 ，
打量一下自己 ， 手上正血流不
止。 原来在雪窝中挣扎时，左手
掌被冰锋划了一条一寸长的大
口子 ，严寒起到了麻醉作用 ，一
点疼痛都没感觉到 。 经这么一
折腾 ， 原本半僵的手脚更不听
使唤了 。 我拖着如冰似铁的双
腿 ， 单手举起相机摄下了心中
的图景 。 回到车上 ，暖风一吹 ，
冻僵的身体开始变暖 、变柔 、变
敏感起来 ， 钻心的疼痛也开始
了，一阵强过一阵。

就这样 ，我在坝上荒野 ，迎
风逆雪 ，踏冰涉水 ，度过了一天
时间。下午 5 点多，看看天色已
晚 ，只好恋恋返回 。 临别 ，我又
一次走出车外 ， 一个人爬上高
高的山梁 ，放眼四顾 ，风吹落日
急 ，雪照残阳冷 ，茫茫雪野 ，天
地一白 ，鸟兽俱绝 ，顿觉天地独
行 ，豪情万丈 ，悲欣交集 ，伫立
沉吟：

谁惹风神怒？ 狂吼乱飞刀。
割面直入骨，削手如火烧。 迎风
痛难忍，转头无处逃。 身凝浑似
铁 ，心动冰水搅 。 雪开新境界 ，
云荡卷怒涛。 栎染苍岩秀，白桦
雪里娇。 沙棘如钢针，直刺风白
毛 。 枯草连天际 ，群峰入怀抱 。
身微思浩宇，心气比天高。 何来
荒寒地？ 旷野长英豪。

胳 臂 上 终 于
有了点滴清凉，太

阳也像哈巴狗似的温顺了。 心里少
了些许浮躁，多了些许兴奋。 在四
季不分明的南方，我终于感到了秋
天就在身边舞蹈。

日历上赫然写着———“白露”。
先是立秋，处暑。 之下，要秋分，要
寒露，要霜降。 一个应该用灵魂歌
唱的季节终于如约而至，我躲在太
阳的阴影里，看树叶以优美的姿势
飘落，感觉一种叫凄美的东西正穿
透心窝。

晚上与朋友小酌，一不小心人
就喝得飘忽起来。 我感觉酒精渐渐
地侵犯了心脏，人也在秋天里悬浮
起来。 此时竟无法判断平时生活中
的自己是不是一直漂着的。 在别人
眼里，我似乎一直都站在生活的坚
实层面上，殊不知脆弱敏感的心灵
在南方的太阳下蒸腾，心一直是悬
着的，然后，白露已至。

《二十四节气解》说：“水土湿
气凝而为露。 秋属金，金色白，白者
露之色，而气始寒也。 ”在南方，节气
的界限似乎并不明显， 但我还是敏
感地感觉到凉爽正涉水而来。 在肆
虐的秋老虎面前， 风真的温顺了许
多，萦绕着你，有些暧昧，有些缠绵。

白天起早走
路 / 露水最先流
露痕迹 / 为了
一 种 无 法 改
变的习惯 / 霜
也 追 随
着 季 节

的脚步 / 无论速度快慢 / 也摆脱不
了 / 相同的方向 / 你走你的 / 走在
九月或者十月 / 可以不回头 / 就不
回头……这是诗人江元斌的诗句。
他以诗歌形式形容着一个节气带给
人的清净和清醒，表达睿智，明亮。
想到这首诗， 就感觉秋天猫咪一般
乖乖地跳进我的手心， 附在我的夏
衣上， 而珍珠般的露水在静夜里闪
闪发亮。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 日
子将会一天天清凉起来， 包括梦。
这天，我看见路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葡萄般光鲜，他们清亮的眸子在秋
风里充满渴望和自信。 一个节气，
从某种意义上传递着一个季节的
暗示。 而将满的那轮月，在清风中
做着花好月圆的美梦。

9 月白露， 情不自禁想情人的
眼睛，想遥远的夏日，想灿烂的温
暖，想立秋寒露霜降。 还有谁，比悬
铃木更懂白露珠垂，夜凉如水？ 蒹
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 在茫茫的芦苇丛中，我看见
白露般纯洁的爱情捧月而来，在露
气凝重的秋日，成为一种传奇。

杜甫在《白露》中吟诵：白露团
甘子，清晨散马蹄。 圃开连石树，船
渡入江溪。 凭几看鱼乐，迴鞭急鸟
栖。 渐知秋实美，幽径恐多蹊。 诗句
淳朴，洋溢着喜庆祥和。 诗人总是
能走在季节前面，他把季节的晴雨
表悬挂在平仄的文字里，让后人在
同一个节气中以瞻仰的态度欣赏
岁月魔术师的表演。

五天一候，三候一气，六候一
节。 白露，善于提醒一个季节的真
实来临， 而各种果树已经挂果，等
待收获。 我们也在等待收获吗？ 收
获琐碎而平淡的日子，或者收获一
个节气沉甸甸的忠告。

远在京城的燕儿发来信息：舅
舅，南方湿热并重，今又白露，您应
备好厚薄不同的秋装， 以防受凉。
感动之余，禁不住惦着远在乡下的
大姐了。

白露，我的乡愁凝结成露。

听闻盛中国老师去世的消
息，几天来心神总是不定，悲伤
和怀念之情不能自禁。 我所认识
的盛中国不但是个琴艺高超的
大师级演奏家，而且还是一个十
分有品味的收藏家， 他爱琴、惜
琴、藏琴、弄琴、迷琴，是个小提
琴的超级发烧友。

盛老师是我儿时的偶像，心
目中的小提琴英雄。 想当年，他
在广州工人文化宫露天大舞台
上，西装革履，英俊潇洒，挥舞着
他的琴弓演奏一曲《新疆之春》，
奏时鸦雀无声，奏毕掌声雷动。

记得我第一次正式同盛老
师见面是到山东青岛参加第一
届中国国际小提琴比赛活动，当
时盛中国和林耀基、俞丽拿都是
那届比赛的评委。 我那时经过十
年留学并获奖归来，将我亲自制
作的小提琴赠送给青岛市政府，
然后市政府再将我捐赠的琴奖
励给那次国际比赛的冠军。 为此
在酒店举办了一个隆重的赠琴
仪式，并邀请三位评委老师前来
参加，请他们试奏我的小提琴。

林耀基简单介绍后，盛老师
第一个迫不及待地拿起小提琴
演奏起来。 只见他还是那个姿
势，面带微笑，从容不迫，高托住
小提琴，先拉了一个音阶，然后
和弦，再拉一段小品，最后像是
松了一口气地说：“好琴， 好琴，
声音纯净漂亮， 没有新琴的味
道。 ”他将琴仔细观赏了一番后
说道：“有洋味道！有洋味道！”之
后他将琴交给俞丽拿试奏。

在我们相识多年后，盛老师
才告诉我当时他为什么这么急着
要试拉我的琴。 他说：第一，他很
想尽快知道新一代中国人在国外
学艺回来后的制琴水平究竟是什
么样，第二，他要知道我这个在国
内外已稍具名气的年轻制琴家是
不是虚有其名， 假如赠来的琴质

量差那会让组委会尴尬。
自己的琴得到儿时偶像的

欣赏已经非常兴奋，想不到他还
交给我一个光荣任务。 他要我用
最好的材料、最好的手工帮他制
作一把能让他满意的小提琴，而
且让我在一年时间内完成，他叮
嘱道：“一年后把琴带来北京见
我！ ”

2006 年的初夏，北京，风和
日丽。 除了参加一年一度的北京
国际乐器展览会外，我还携带了
为盛老师制作的一把小提琴来
到他在北京的罗马花园住处。 他
在住处大厅用两把欧洲老琴同
我的琴一起对比着反复拉奏，不
时还叫我和他的夫人一起听，并
讲出感受。 结果我们都公认：新
做的小提琴比那把老法国琴声
音好，而同另一把老意大利琴比
各有千秋，最终盛老师满意地把
琴收下，而且马上从睡房里拿出
几叠人民币现金给我， 还叮嘱：

“你要仔细数一数， 我对这个钱
是比较粗心大意的！ ”

接过了盛老师的现金，我心
潮起伏，当时难掩激动之情。 面
对着自己心中敬佩的偶像关怀
和欣赏的目光，感觉到这些钱的
意义太重大了！ 我想其实以他当
时的身份和地位，很多制琴家都
会巴不得送琴给他用，而且他老
人家也不缺琴用，他家里有一大
堆的小提琴，另外，他像大多数
国内的演奏家一样，都比较喜欢
旧琴， 若然不是十分喜爱的话，
他决不会用真金白银来买一把
新琴。 这是他对我的一种特别欣
赏和巨大的鼓励啊！

那天晚上，盛老师还在北京
有名的大宅门饭馆请我吃晚饭。
临走时，他怕我晩上着凉，还送
了我一条围巾。 一个前辈和长者
的无微不至的爱护和关怀令我
终身难忘！

白露小记 □王国省

□曹树堃[美国 ]

我为盛中国制琴
□庞井君

荒野坝上


